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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勺子泉

【城市微旅】

一个午后，我到山里走一走。
山并不高大，它的一侧还有一座比它高

大很多的山，但我所在的这座小山向阳，暖暖
的阳光铺在山坡上，挂在悬崖上，让我觉得舒
适。其实，觉得舒适的，除了我之外还有蚂蚱，
这色如黄草的小动物，在草间蹦着，有时展开
薄薄的翅膀，于草尖上飞来飞去，样子很随
意。

我随意走一走，没有料到会在这儿遇到
一眼山泉。

山泉位于山洼的一处断崖上。所谓断崖
宽不过十米，高不过三米，再上面是缓坡，怪
石嶙峋，有些草与灌木长在那里。断崖顶部向
外探出，与下面的巨石组成一个棚状的空间。
泉水从断崖的石缝中流出来，沿着巨石缓缓
的斜面向下流。不知道谁在巨石的边缘用水
泥围了一小圈手指肚高的堤，从石缝中流出
的水遇到这人造的小堤就积了下来，水泥堤
中间放了个塑料管，水从那管子中淌下来，发
出哗哗的水声。虽是秋天，但苔藓依然青翠可
人，还有叫不上名字的水生植物，鲜生生地长
在这儿。泉水称不上激湍，甚至称不上“冒”，
它从石头缝中流出来，流得极有耐心。

此时，在此处山泉旁除了我还有三个人。
一位是年长的阿姨，另外两位是中年女士。阿
姨坚持要到泉水所在的巨石旁，两位中年女
士便小心扶她到了近前。阿姨到巨石旁向前
探了探身子，回头说：“妮儿，还和以前一个
样，没有变大，没有变小。”没有卷舌音，硬硬
的，一听就是济南本地的口音，让我感到亲
切。这是母女三人，她们以前的家就在这不远
处，十几年前搞开发，因为村子拆迁，她们迁
到了离这儿三四里地的平地上。老人有十多
年没有来这儿了，今天是女儿陪她来旧址重
游。我问老人这山泉有名字吗？老人笑了笑
说：“这个泉子呀，我们当地老百姓都叫它勺
子泉。”勺子泉？多么奇怪的名字呀。老人指了
指石头对我说：“你仔细看看，这儿像不像一
个勺子？”我连忙上去，探身看，在她手的指引
下，我看到石头上有个窝，如一个未攥紧的大
拳头，深浅也只有大拇指那么高。水从石头缝
中缓缓流下来，先是流经此窝，水满了后溢出
来，又沿着巨石的坡向下流，直到下面的水泥
堤把水挡住，成一洼水。老人记忆里没有这个
水泥小堤，肯定是这几年有人弄上的。她说：

“现在，这儿没有野营生(注：方言，东西的意
思)了。以前的时候，什么獾呀，狐狸呀，兔子
呀都有。水虽然小，但常年淌，这个勺子里面
一直有水，周围山上的野营生都是来这儿喝
水。对了，还有小鸟儿也来这儿喝水。”

那时队里组织劳动，社员几乎每天来这
个地方种地，看到过很多野生动物在这儿喝
水。有一年秋天，月亮很圆很亮，她和几个社
员过来，遇到了一只狼，那狼的尾巴扫着地，
站在巨石上非常威武。狼不怕人，喝完水跃上
断崖向山上奔去。人怕狼，他们几个在发现狼
的地方呆呆地站立，目送狼远去。老人说到这
儿，很严肃地说：“这些年，野营生基本见不到
了。”我问：“你们那么晚了怎么还过来？”老人
说那时是集体，有干不完的活。干活干累了口
渴了，他们就会来这儿喝水。老人说小动物们
靠勺子泉，出坡干活的人也要在这儿喝水。

“那时，个子高的，不用到石头上，只要抬抬
脚，伸了头，再把头低到勺子处，直接喝就行。
个子矮的，需要爬上石头，趴在石头上直接把
嘴插入勺子处喝水……水真甜呀，还解乏。”

我不由得过去，直接把嘴放到了塑料管
下，接住了哗哗流下的泉水，泉水清凉，沁人
心脾，回味有甘甜之感。

聊了一会儿勺子泉，聊了一会儿过去的
时光，老人与我告别，我又在那儿待了一会
儿。秋风轻轻地从山梁那边吹过来，把白色羽
状的草吹得略微伏下去一些，里面有叫不上
名字的小鸟鸣叫着飞出很远，又落入草中。我
也下山去，当我回头时，看到落入草中的小鸟
又飞了起来，向勺子泉飞来。它肯定是到勺子
泉喝水吧。

勺子泉位于城东南，龙洞附近，南边是狸
猫山，其所在的山叫馒头山，亦有人叫妈妈
(注：方言乳头的意思)山。山上，离勺子泉近
百米的地方，有个悬崖，悬崖上有个石洞，当
地人叫那石洞为麻虎子洞。

麻虎子，是狼的俗名。所以，老人说在月
光朗照之夜看到一匹狼来勺子泉喝水，应是
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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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16日夜12时，一声
清晰而响亮的炮声在济南的上
空响起，我们全家都从睡梦里惊
醒，妈妈小声告诉我们：“要解放
济南了！”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涌
动着期盼和快乐，我们想着，解
放军来了，大哥哥、小哥哥他们
都要回来了，所以特别高兴。我
们跑到院子里，就像现在观看礼
花一样，听着那隆隆的炮声，兴
奋而又新奇。那晚，炮声越来越
激烈，黎明时，枪声大作。我们激
动得几乎一夜没睡。几天后，就
有很多解放军战士出现在大门
口。他们个个枪不离手，全副武
装，上身束着子弹带，下身打着
绑腿，腰间别着手榴弹和水壶，
身后还背着军用小铁锨，满身黄
土，满眼血丝，然而，个个精神抖
擞，动作敏捷，一看就是夜以继
日浴血奋战的勇士。

后来，除了枪炮声，还有敌
机的轰鸣声和扫射声，附近的居
民知道我们院南屋有地下室，就
都来躲难了。突然，一个小战士，
特意到我们院里跟我母亲说：

“大娘！你们快走吧，马上就要攻
城了，这里离火力点太近，太危
险！越早走越好。”我们各家听小
战士这么一说，都开始做转移的
准备了。大姐蒸了一面口袋馒
头，又和二姐包了几个包袱，带

点随身衣服和一床毛毯。仓促准
备了一番后，妈妈带着我们姐妹
四人，与同院的赵二哥一家结
伴，由一位姓谢的木匠带路，一
行人从十亩园的家，直奔东去。
目的地是王舍人庄谢木匠家。

我们走出家门的时候，一点
战争的常识都不懂。出了舍坊圩
子门，全是裸露的开阔地，我们
任凭子弹呼啸，飞机扫射，仍直
着身子结伴而行。后来碰到些解
放军战士，他们喊住我们说：“老
乡！你们这么走太危险了，人要
分散开，听见飞机来了，就赶快
趴下。”我们这才学会了怎么躲
飞机扫射。一路上只要飞机一
来，我们就赶快趴下，而且大姐
总是把我压在她身下，护着我。
我们走的这一路，都是激战后的
土地，到处都是挖的壕沟，到处
都是修筑的工事，枪炮声不断，
敌人的飞机扫射越来越频繁，国
民党兵弃尸遍野，解放军战士迅
速地向西挺进。当时我也不知道
害怕，只顾一门心思地让大姐拉
着走。快天黑了，我们离王舍人
庄还很远，谢木匠就带着我们到
双鱼村他老丈人家住了一宿。第
二天，我们才到了王舍人庄。谢
木匠一家很热情地安排我们一
行人住下。我们人多，人家管不
了这么多人吃饭，幸亏我们家有
大姐蒸的馒头，赵二哥也很辛苦
地背出了半袋子面粉，好歹大家
没饿着。大概住了一个星期，听
庄里人说，济南解放了，我们就
急急忙忙地往回赶。

等我们走到家一看，都傻眼
了。我们的家已被烧成了一片瓦
砾，除了残垣断壁，什么都没有
了。看看整个院子，就我们后院
相连的北屋和东、西屋烧了，前
院完好无损。赵二嫂见状大哭，
妈妈倒十分坚强，十分理智，庆
幸我们这些人都跑出去了，否
则，不被炸死，也被烧死了。看看
院子外面，大门前有一个像口深
井一样的弹坑，听说是落进炸弹
没爆炸，要是炸了，整个地下室
里的人就都完了。我们院南面的
场院，让炮弹炸成了游泳池一样
的大方坑，幸亏离南屋还有点距
离，要不，整个南屋也就炸塌了。

现在知道了，我军攻城就是选择
的黑虎泉上面，现在的解放阁处
为突破口，而且战斗打得相当激
烈，相当残酷。我家西边正对着
这里，距离不过几百米，正像那
个小战士说的，我们离火力点太
近了，家被战火烧尽，也就成了
很自然的事。多亏小战士动员我
们外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从
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性命是解
放军救的，这也是我们和解放军
的缘分。

此时大哥已经胜利地完成
了策反吴化文的任务,回到了部
队，在军管会工作。听邻居们说，
大哥已经找了我们三天了，可我
们不知道上哪里去找大哥，只好
先到朋友家住下了。第四天，我
们终于和大哥见面了。经过这一
段特殊的经历，经过了战火的洗
礼，我们这样相见，怎么能不悲
喜交加，激动万分啊！大哥十分
动情地说了句：“我还以为见不
到你们了！”他看看我们每个人
都好好的，把我抱起来，高兴地
说；“好啊！解放了！咱们团圆了！
咱们又会有新家的。二婶子，放
心！跟我走吧！”

就这样，我们告别了十亩
园，告别了这个记载着我们的欢
乐与苦难、团聚与离别、亲情与
友情的家，告别了这个浓缩着时
代变迁的善良与邪恶、和睦与较
量、真诚与斗争的院儿，跟着大
哥到了大明湖附近的岱宗街，在
一处没收的敌人特务机关的院
子里住下了。

这个院子很大，三进院，我
们住在后院的北屋，房间宽绰，
家具齐全。大哥说，我们住这里
是济南军管会首长作出的决定，
而且首长们一再叮嘱大哥安排好
家里的生活，缺什么送什么。果
然，我们的被褥、衣物、粮食等等，
全都是军管会用大卡车给送来
的，军管会的首长也都来家看望
我们。不久，大姐、二姐都参了军，
军管会又把父亲接了回来，安排
了重要的工作，母亲教书，三姐和
我都在芙蓉街小学读书。在党和
军管会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下，
我们全家迎着新中国的曙光，欢
天喜地地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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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风习习，冷雨凄凄，慈母
想女静夜思，借着灯烛作冬衣。千
针万线密密缝，情系心怀缝衣里。
难量母女情，银线长千尺。盼女
儿，立宏志，精忠报国尽伟力，无
愧中华好女儿。”这首寓意深刻、
浅显易懂的歌词，就是当年“章丘
第一女子学校”的校歌。

走进章丘千年古村朱家峪，
从关帝庙径直向南，在土地庙对
过，路西有一幢青石垒砌的二层
楼房。岁月的风霜难以抹去历史
的记忆，这便是章丘第一女子学
校的旧址。门口右侧立一石碑，碑
文刻的是：“民国21年(1932)，章丘
教育先师朱连绂积极操办，支持
开明人士朱连弟等人创办女子
学校……”据现在98岁的朱秉洽
老人回忆，朱连绂是皇帝钦命的

“明经进士”朱逢寅的长孙，自幼
受“国强利民生，教育欲先行”的
熏陶，在济南一中毕业后，公开提
出“倡导女子进学，推动社会进
步”的办学理念。女子学校创办那
年，笫一位女教师是李桂秀，邹平
人氏。由于照顾家庭，任教一年

后，便辞职返回故乡。朱连绂又递
上申请，分配来济南国立师范毕
业生孙吉祥。
孙吉祥老师为蓬莱人，时年

25岁。秉性豁达开朗，能言辞，善
结交。开学第一天，只有22名女童
到校。她便废寝忘食、串村入户，
逢人便讲“目不识丁是妇女一辈
子的痛苦，知书达理将获益终生”
的道理。她以苦口婆心的劝说又
拎来13名女童。又亲自往返70里山
路，从县城统一买来了国语、算
术、修身等课本。启智开塞、解惑
释疑，孙老师以此为目的，课程
设置、教案编撰，全部废止了私
塾教育的陈旧模式。学校生源
稳固后，为了进一步激发学子
的求知欲和趣味性，孙老师花费
三个夜晚的时间，绞尽脑汁创作
了《寒衣曲》这首饱含着母女深情
的校歌。
孙老师教学十分严肃、认真，

用带有浓重胶东口音的普通话
讲解国语(即语文)。分析段落和总
结中心，她非常尊重和鼓励女童
积极参与，使课堂上洋溢着活跃

的气氛。伴随着民主、科学思想的
深入校园，孙老师率先倡导、开展
了“放足”运动。她编了儿歌在课
下教唱：“缠足疼，裹脚苦，一步迈
不了两寸五，如果遇上灾荒年，无
法逃难只等死……”在女童奋力
抗争的配合下，缠足习俗在朱家
峪逐日淡化、消失。
十多年间，孙老师甘当路石

人梯，先后把近400名山屯女娃培
育成人、成才。她任教的女子学
校，在教育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篇章。1947年，女子学校同新
落成的“山阴小学”合二为一；次
年，又挂牌易名为“淄博专署第六
速师”。孙老师志存高远、点石成
金，据粗略统计，先后从她门下步
入大学校园的有80余人。

“文革”期间，孙老师受到冲
击含冤自缢。粉碎“四人帮”以后，
孙老师被彻底平反昭雪。从第一
个“教师节”开始，她的学子便在
每年清明、教师节陆续前来为她
扫墓祭奠、告慰英灵，并告诫子孙
牢固铭记恩师的教诲：“文化把握
人生，知识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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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济南解放”
征稿启事

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攻城兵团密切配合，从东西两翼同时出击，像一把巨大的铁钳，把济
南之敌紧紧钳住，经过8昼夜激战，济南这座历经千年沧桑的古城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
页。济南战役是我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标志着解放军拉开了全国范围内战略决战的序幕。济南战役的胜利也是济
南的光荣和骄傲，是我们这座城市重要的红色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年是济南解放70周年，本报特开设“亲历济
南解放”专栏，欢迎济南解放亲历亲见亲闻者撰写回忆、口述文章。

投稿邮箱：qlwbhbz@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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